
王安忆小说与 “弄堂世界”
程 旸

内容提要 王安忆的文学史位置很难定位，这与她不固定的小说文体意识有一定关系。
本文从散文随笔中整理王安忆的 “弄堂档案”，是要寻找理解她与上海关系的新路径。
而王琦瑶、阿三情爱模式中的金钱资本考虑，正是作家弄堂经验对上海都市社会深度
的介入与延伸，她们在两个不同时代的奋斗挣扎，则是这种最犀利的社会观察之体现。
由此可以认为，“上海弄堂”是王安忆最熟悉的地方，是她小说“地方性”之所在，更
是她上海文学书写的立足点。

一 弄堂内外

1997 年，王安忆将在复旦大学中文系授课的
讲义整理成书稿 《心灵世界———王安忆小说讲
稿》，其第一章的题词写道: “小说是什么? 小说
不是现实，它是个人的心灵世界，这个世界有着

另一种规律、原则、起源和归宿。但是筑造心灵
世界的材料却是我们所赖以生存的现实世界。”①她
的意思是，小说来自虚构，是作家心灵世界的曲

折反映; 但小说的材料不能凭空捏造，那些砖瓦

木材必须来自作者具体真实的生活世界。这提醒
研究者，她 90 年代写的上海都市题材小说，一定
与作者长期生活的弄堂有某种关系。这是小说的
氛围，人物生存之背景，或者说是我们深入了解

人物命运的一把不可多得的钥匙。
王安忆比较集中写上海弄堂世界的随笔集有

《寻找上海》 ( 2001) 、 《上海女性》 ( 2008 ) 和
《空间在时间里流淌》 ( 2012 ) 这三本小书。仔细
把全部文章读过，发现里面隐藏着作家自己的一

个“弄堂档案”。1954 年王安忆生于南京，第二年
跟母亲搬到上海淮海中路一个弄堂，在此住了 19
年。 《搬家》描写了这个家的地理位置和周围环
境: “我们家住在淮海中路上最繁华的一段，我们
弄堂的左右有着益民百货商店，白乐照相馆，长

春食品商店，大方绸布商店，世界皮鞋店，上海

西餐馆，凤凰食品商店，新世界服装商店———这

里的服装，可说是领导着上海服装时代新潮流。
再拐个弯，便是锦江饭店，那一条林荫道，奇迹

般地在这拥挤的闹市铺下了一路宁静。弄堂口是
一个小学，我的母校。前边是一大片街道花园。
弄堂直对着思南路。” “我们家住在这条弄堂里。
这条弄堂有前后两排房子，总共是十幢。” “这种
房子叫新式里弄房子，规格是钢窗、蜡地。”20 岁
那年，又搬到淮海中路西边愚园路的一个弄堂，

她家住二楼，三楼是一对老夫妻带孩子生活，一

楼则住一个老太太，儿女在外地。但新家的建筑
风格有所不同，“木门木窗，单开间，前边一个大
房间，后边一个亭子间，亭子间的后窗对着一方

阴冷潮湿的天井。”她发现与鲁迅大陆新村居所的
格局是一样的。 “在我们这排房子尽头有一家人
家，兄弟姊妹时常吵架，一吵便吵出了房间，吵

到弄堂里来，声势很大。”在各种吵闹声平息的间
歇，可以听到一阵钢琴声，总是一支 《献给爱丽
丝》，或者《土耳其进行曲》的第一段。在新家大
房间的窗户前，能看到弄堂里有一家人的所有活

动， “早早的起来坐在弄堂里大声聊天，呵责孩
子，拣菜、烧饭”。而“在我们家亭子间的窗户对
面，有一个少年要考大学，曾对着我外甥扬拳头

呵斥: ‘你再吵，我打死你。’”②

这份“弄堂档案”，储存着王安忆有体温的记
忆，和她成长时期接触到的许多的人与事。但这
些小说材料对作家后来的创作有什么作用? 要通

过进一步的细究、考证才能逐步地搞清楚。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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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材料约略知道，小学同班同学董小苹是一个出

身于家境优越的资本家家庭，但命运坎坷的女孩

( 《我的同学董小苹》③) 。《死生契阔，与子相悦》
讲的是她家弄底一户小儿科医生之家，20 世纪 50
年代末到 60 年代初的兴衰交替④。在电影 《长恨
歌》里，王琦瑶所居住的平安里的家，画面上那
一个弯楼梯，让王安忆蓦然想起二十岁前住过的

房子，“我认出它了，我们小孩子最喜欢骑在它的
扶手上，尖叫一声滑下来。” ( 《空间在时间里流
淌》⑤ ) 在淮海中路弄堂的家中，很长时期只有一
个小圆桌，一个五斗橱和白木桌与樟木箱组合而

成的另一件家具。“一九四九年以后南下进城的新
市民，全是两手空空，没有一点家底。”家中所用
什物都向公家租来，“上面钉着铁牌，注明单位名
称，家具序号。” ( 《茜纱窗下》⑥ ) 文革开始，小
学五年级的几个十二岁的女孩，在街上尾随某摩

登女子，想模仿红卫兵冲上去剪掉她的裤脚 ( 《那
年我们十二岁》⑦ ) 。有一年，与父母姐姐在复兴
西餐社晚餐，一排楼房的窗口，姐姐同学带着她

弟弟妹妹忽然大声喊她的名字 ( 《南陌复东
阡》⑧) 。“弄堂尽头是老虎灶，早上四点到晚上九
点，常常没有人在，门开着，灶里的水滚开着，

灶台上放着盛水牌的盆子，自己打水，自己付钱，

付多了再自己从盆子里找头。” ( 《搬家》⑨) “常
熟路，靠近淮海中路，再严格说，是长乐路口，

有一幢外形像一艘客轮的四层楼房，就是儿童时

代杂志社，我在那里上过九年班。” ( 《办公室的
记忆》⑩) “入小学一年级，是一位姓徐的老师教
导，当时觉得她颇高大，现在想来却是身材巧小

的。”“在她当着众人嘲笑我的一个习惯性的不良
动作时，我的伤心是不可言喻的。” ( 《我的老师
们》瑏瑡 )
在这份 “弄堂档案”里，人们还看到，插队

时期回上海探亲的王安忆走在淮海中路叉路纵横

的弄堂里，给同学家里捎信的情景。晚七点，敲
开了一扇门，把信从门缝送进去。再进一个黑黢
黢的大楼，扶墙壁胆战心惊地向上攀登。另一家
传来沾着烟火酱油的木器的气味，里面住的像是

旧时代的遗民。我相信在上海弄堂建筑物中，一
定深藏着王安忆所好奇的人与事。而这人与事，
也一定与这弄堂建筑的砖瓦和地域风俗是相联

系的。

二 王琦瑶的故事

通过这份档案，我们走进王安忆的文学世界。
出版于 1995 年的长篇小说 《长恨歌》，是大众最
熟悉的王安忆的作品。但是我们发现，作家不单
想把王琦瑶塑造成一位 “弄堂女子”，弄堂还是她
观察 1949 至 90 年代上海历史浮沉的一个瞭望镜。
这个瞭望镜里的 “上海小姐”比赛、李主任、爱
丽丝公寓，这座物质化公寓里的林林总总，以及

乱世中的男女情爱，才是王安忆对弄堂———上海
经验的最犀利的分析。在这个观察层面可以看到，
小说前半段对上海 40 年代人与物的细致刻画，与
90 年代民众对于老上海社会风华的追忆是恰成异
趣的。与其说读者在 《长恨歌》中找到了往昔的
荣耀感，还不如说也在其中寻找到自己的新位置。
小说叙述王琦瑶几十年的命运浮沉，以此勾勒出

上海数十年来的崎岖历程。不过容易被忽视的，
实际还有上海人在世事变化中内敛的生活情趣和

笃定坚守。这份审美情致就浓缩在王琦瑶的爱丽
丝公寓里，这里隐藏着人所不知的浮华富丽。“这
是个绫罗和流苏织成的世界，天鹅绒也是材料一

种，即便是木器，也流淌着绸缎柔亮的光芒。这
世界里堆纱迭绉，什么都是曳地遮天，是分外的

柔软亮滑。澡盆前有绣花的脚垫，沙发上是绣花
的蒲团，床上是绣花的帐幔，桌边是绣花的桌

围。”瑏瑢寥寥几句，作者就为我们描摹出这座公寓的
精美华贵。“这又是花的世界，灯罩上是花，衣柜
边雕着花，落地窗是槟榔玻璃的花，墙纸上是漫

洒的花，瓶里插着花，手帕里夹一朵白兰花，茉

莉花是飘在茶盅里，香水是紫罗兰香型，胭脂是

玫瑰色，指甲油是凤仙花的红，衣裳是雏菊的苦

清气。”瑏瑣从弄堂档案中可以知道，王安忆没有经验
过这等奢靡的生活，这是作品虚构的另一种人生。
但她愿在这里展现丰富的艺术想象，将读者带回

那座曾经匪夷所思的都市。她想指出，那时候的
繁华都市是极其物质化的，它真实到可以用手仔

细触摸。所以乔以钢教授说: “城市是消费 /消费
文化衍生的中心。大众消费文化与城市的扩张是
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事件，城市也是女作家 ‘物
化’描写的主要场景。”瑏瑤她是想指出上海的物质消
费性正是作家所依据的小说材料。女作家的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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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往是与自我精细的感觉密不可分的。由此人们
想到，40 年代上海的奢华不会仅仅停留在这室内
的装饰器物上，它还反映在特定阶层人群的居所

和公共活动空间的整体建筑环境中。但我更愿意
指出，王安忆在这里调动她的 “弄堂档案”并非
是要直追当时上海怀旧性的社会思潮，她其实是

试图对它做深刻的历史概括。但即使这样，我们
还是得回到上海当时的历史情景之中，否则我们

对这种升华和概括也会无法理解。
这里指涉出一个具体的时代背景: “20 世纪

30 年代，上海的时局稳定，经济发达，工商业繁
荣，文化娱乐行业也很兴盛。江浙一带的大量移
民涌入上海，使得城市人口激增，劳动力价格低

廉，从而导致地价，房价飞涨。因此，大批商人
把投资目标定在建筑行业，为城市的扩建发展提

供了充裕的资金。”瑏瑥与此同时，“作为国际大都市
的上海，来自欧美的建筑师和海归派建筑师带来

了世界先进的建筑理论，形式和建筑材料。而西
方现代建筑文化及思想通过报刊杂志，教育交流

等方式在国内广为传播，为展示西方现代建筑提

供了舞台。”瑏瑦另外，上海开埠以来公共租界和法租
界的兴起，带来西方文明的生活方式、文化制度
及其艺术风格，本地民众历经欧风美雨的洗礼，

对西方的摩登时髦已有天然的崇尚之情。在此情
境下，上世纪 30 年代在欧西流行的 Art Deco 建筑
风格在上海滩被广泛接受，成为许多经典建筑与

高尚弄堂独有的异国情调。Art Deco 装饰派风格和
西方流行的都市生活方式，很大程度上塑造了当

时上海人的审美情趣。《长恨歌》并未告知王琦瑶
是第几代“上海移民”的子女。但历史经验的累
积，会逐渐地转移到本地男女内心世界的深处，

并化为一种自觉的意识。这是都市风尚，也可以
称之为普及版的生活哲学。作为第二代上海人，
王安忆特别懂得所谓小说的都市性是要借重物质

化来体现的奥秘，她能贴切地理解主人公对周围

环境的感觉。王安忆在 《空间在时间里流淌》一
文回忆，在看电影 《长恨歌》的样片时，她忽然
间发现: “王琦瑶所居住的平安里的家，画面上那
一弯楼梯，我认出它了，我们小孩子最喜欢骑在

它的扶手上，尖叫一声滑下来。……也许，那房
子的细节在无意中进入了王琦瑶的生活里。这大
约就是建筑和写作的关系。”瑏瑧王安忆因此特别能理

解王琦瑶跟朋友到电影拍摄地的感受: “片厂这样
的地方是女学生们心向往之的地方，它产生罗曼

蒂克，一种是银幕上的，人所周知的电影。一种
是银幕下的，流言蜚语似的明星轶事。前者是个
假，却像真的。后者是个真，倒像是假的。片厂
里的人生啊，一世当作两世做的。”瑏瑨这段小说写到
王琦瑶身处流行文化之都的上海，深受好莱坞明

星文化影响的情形。而我们由此联想到，构成 Art
Deco元素的有好莱坞电影场景，有灯光效果，也
有爵士乐与俄罗斯芭蕾。“电影中大都会背景，充
满享乐主义的奢华场景，充满异国情调和神秘色

彩的场景。灯光的戏剧性变化和装饰作用，营造
充满幻想神秘色彩的气氛。以及芭蕾舞剧中充满
梦幻气氛的舞台布景，壮观宏大，富有戏剧性，

服装色彩绚丽。”瑏瑩在这个视角里观察王琦瑶的所作
所为，就能知道这座都市的建筑、灯光、街道和
流行时尚，其实也在塑造着人们的思想行为。
不难想象，在遍布 Art Deco 影响的建筑环境

中，耳濡目染好莱坞电影，这种造梦般的氛围难

免会让王琦瑶们产生对上流社会生活不切实的憧

憬。这位女孩身在弄堂一角，可心早已飞向了另
一个辉煌的空间。她不再认同粗茶淡饭的日常生
活，但未来生活究竟会怎样，也不得而知。参加
上海小姐选举勇夺桂冠后，王琦瑶与程先生所代

表的小康踏实生活渐行渐远。她与程先生偶有来
往，已流于表面形式。作者的兴趣是借此展现王
琦瑶跌宕的感情历程。王琦瑶三段感情经历，来
自上海社会的不同阶层。第一段是与李主任同居
的爱丽丝公寓，又称交际花公寓，是寄生政坛精

英的女孩们的隐秘栖身之地。而李主任们何尝不
是上海三四十年代高贵富丽的生活拥有者，他们

尝尽荣华，而这种 Art Deco装饰艺术恰恰又是顺应
特权阶层之兴起在上海滩遍地开花的。对王琦瑶
来说，这并不是她应该享用的东西。她之所以能
享用显然是来自于交换，她用自己的青春换来李

主任的恩宠。这种交换被甜言蜜语所包裹，那是
一种新都市的诗意，也是朝不保夕的生活的快感。
书中有几处描写，可看出这女孩对 “爱丽丝”

优渥生活的暗自憧憬。 “爱丽丝这三个字听起来，
是一个美人，再加一段情。它在我们凡俗的世界，
真是一个奇境，与我们虽然比邻，却是相隔天涯，

谁也看不见谁的。我们不知道在那些低垂的窗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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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面，是一些什么样的故事。这些故事在这城市
的上空，就像是美丽的谣言，不怕不知道，只怕

吓一跳。”瑐瑠在上海，弄堂与公寓虽只一步之遥，但
却是两重世界。在弄堂看公寓，是隔着花玻璃橱
窗的，这是无法消弭的阶层的距离。也正因为如
此，不知有多少人都想在这里越界，希望有所冒

险。“不甘于平凡，好作奇思异想的女人，谁不想
做爱丽丝? 这城市的马路上，到处走着磕磕碰碰

的爱丽丝。这城市自由真不少，机会却不多，最
终能走进这公寓的，可说是爱丽丝的精英。”瑐瑡 “上
海小姐选举”的因缘际会竟使梦想成真，这完全
出乎了王琦瑶的预想。

三 再看王琦瑶的故事

说到王琦瑶第一段感情故事后，我们再来看

她的第二和第三段故事。后两段故事告诉读者，
因李主任之死及时代变局，王琦瑶又重返自身，

回到了她所熟悉的弄堂世界。
1949 年后，随着政治经济体制转变与上海城
市功能的重新定位，这座繁华都市的耀眼光芒逐

渐黯淡下来，王琦瑶也身不由己走入普通人聚居

的弄堂，开始了平淡家常的日子。 “一说起平安
里，眼前就会出现那种曲折深长，藏污纳垢的弄

堂。平安里的一日生计，是在喧嚣之中拉开帷幕:
粪车的轱辘声，涮马桶声，几十个煤球炉子在弄

堂里升烟，隔夜洗的衣衫也晾出来了，竹竿交错，

好像在烟幕中升旗。”瑐瑢这是王安忆弄堂档案提供的
上海市民的生活情景。它出现在 《长恨歌》中，
不免带着暗讽的戏剧性。从繁华中落幕，回归寻
常生活后，王琦瑶结识了出身企业主家庭的康明

逊，多多少少对他抱着些幻想。可惜时代已变，
连富贵家庭的子弟也难返绮丽旧梦，更何况以寄

生者存在的王琦瑶? 而从康明逊的衣着，我们亦

可看出传统阶级对新时代的无奈和不甘。“毛毛娘
舅穿的是一身蓝咔叽人民装，熨得很平整。脚下
的皮鞋略有些尖头，擦得锃亮。头发是学生头，
稍长些，梳向一边，露出白净的额头。那考究是
不露声色的，还是激流勇退的摩登。”瑐瑣康明逊内敛
的衣着时尚说明他是大都市环境的产儿，处在时

代大潮的夹缝中，还想坚守时代遗留下来的审美

趣味。如果早生十年，想必他会是经常出入大光

明电影院与美琪大戏院的摩登小开。于是明眼人
可知，这段描写所讥讽的对象，不单是退回弄堂

阶层的王琦瑶，还有失去显赫身份又不得不与王

琦瑶虚意周旋的康明逊。这身半洋半土的衣着恰
好处在弄堂阶层和爱丽丝阶层之间，这是一种不

免尴尬的社会新身份。正像退回弄堂的王琦瑶不
甘心过相夫教子的普通生活，而这种半情人半妻

子的暧昧关系，也并不是康明逊个人的选择。值
得称许的倒是，这时王安忆利用自己丰厚的弄堂

经验，对这两个新旧上海夹缝中的人物做了酣畅

淋漓的描绘。已近不惑的王琦瑶急切地想嫁，身
份跌落又想借婚姻抓笔财产的康明逊，则清醒稳

住自己的阵脚。日子就在这种荒唐等待中打发，
可康明逊对王琦瑶的冷静观察，也在一步步抓紧。
“康明逊其实早已知道王琦瑶是谁了，只是口封得
紧。第一次看见她，他便觉得面熟，却想不起来
在哪里见过。又见她过着这种寒素的避世的生活，
心里难免疑惑。后来再去她家，房间里那几件家
具，更流露出些来历似的。他虽然年轻，却是在
时代的衔接口度过，深知这城市的内情。许多人
的历史是在一夜之间中断，然后碎个七零八落，

四处皆是。”瑐瑤在文章第一部分叙述的弄堂档案中，
我们已知王安忆在自家弄堂是见过这种家道破落

的男女人物的，那个隐于弄堂深处的著名儿科医

生，那个小学同学董小苹等等。令人惊喜的是，
她巧妙把他们搬到了这部小说里，恰如其分地对

变迁历史进行了深刻的概括。但作家知道上海的
整体衰落不可逆转，王琦瑶的命运将一路下行，

只能靠昔日幻梦来填补内心的虚空。这即牵出了
王琦瑶与老克腊交往的内在原因。
与老克腊偶遇，就像王琦瑶惨淡人生的回光

返照。这是开放年代重新孵化出的新一代上海时
髦人物。但刚进区政协舞场的王琦瑶，却对这久
违的新时代有种迷糊的感觉: “她看着眼前的场
面，觉得就像是从三十年前照搬过来的，只是蒙

了三十年的灰垢，有些暗淡了。”瑐瑥记忆有时候可以
将现实翻旧，但崭新的生活已出现在王琦瑶面前。
老克腊对 40 年代上海的想象停留在小报宣传上，
优雅慢调的爵士乐，穿旗袍的女人，西装革履的

男人，缓缓驶过的有轨电车，因为他从未见过那

个匪夷所思的年代。这就使弄堂女子王琦瑶重返
旧上海的故事显得虚假，然而正由于这虚假才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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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心潮难平。作家则愿意读者相信，从大都市
衰落时光中走出的民众，正处在从物质极度匮乏

向开始丰盛过渡的历史阶段，他们对丰裕生活的

期待无可指责。而老克腊与普通市民的不同在于，
他对老上海的追忆不仅包含着物质层面，更有一

层对艺术化旧情趣的迷恋。这种迷恋投射到王琦
瑶身上，便产生了一种奇妙的化学作用: “他其实
是有些把王琦瑶当好莱坞电影的女主角了，他倒

并不充当男主角，当的是忠诚的观众，将戏剧当

人生的那类观众。他真是爱那年头的戏剧，看个
没够的，虽只是个看却也常常忘了自己身处何

地。”瑐瑦王琦瑶与老克腊的交往，共同的主题仍然是
海上繁华梦，但这是一个回忆的角度，也是一个

再憧憬的角度。王琦瑶回忆寄生者的优越生活，
老克腊憧憬以丰裕物质做底衬的浪漫情调，两者

同根同源，在怀想中却产生了偏差。
换而言之，作者实际是将老克腊当成王琦瑶

的一面镜子，想照出王琦瑶和这座都市最好的年

华。“他和王琦瑶说: 到你这里，真有时光倒流的
感觉。王琦瑶就嘲笑: 你又有多少时间可供得起
倒流的? 难道倒回娘肚子里不成?”瑐瑧这话说得有点
沧桑感，却又是最逼真最具批判性的感受。由此
人们想到，王安忆虽借弄堂档案写出了一部传奇

性小说，可她的真实用意并不在翻新还旧，而是

让作品重新托负起历史的厚重感。从 80 年代中期
转向寻根小说、性心理小说，到 90 年代再回到上
海都市题材中扎根的时候，王安忆终于明白，这

“弄堂世界”才真正是自己的生活基地。在经历了
中国当代小说眼花缭乱的艺术探索后，这弄堂，

正是她小说成熟期的立足点。

四 阿三与西人

爱丽丝公寓既然是王安忆弄堂经验的有意延

伸，那么难保她不对上海都市的多层社会结构做

更大胆的探索。中篇小说 《我爱比尔》就是一个
显著例子。阿三是出身浦东郊县的女孩，上海某
大学艺术系画画的大学生。她碰上朝气蓬勃的改
革开放时代，又有女大学生优越身份，这就使她

迥异于王琦瑶与男人社会的传统关系。她勇敢站
到时代巨变的潮头上，想借外国男友这座桥梁走

向世界，至少也主动向形形色色的高层西人出击，

重掌自己的命运。
如果说王琦瑶代表的是 40 年代的上海弄堂女

子，那么阿三则是 80 年代中期上海复苏时期的大
都市产儿 ( 尽管她出生于上海郊县) 。相比于王琦
瑶，阿三是受过高等教育的，拥有谋生自立的能

力。可惜她无深厚家庭背景，无法避免一路下坠
的堕落命运。但在作者笔下，80 年代的上海与 40
年代的上海构成了一种相互参照的历史关系。那
个年代的上海曾是“冒险家的乐园”，而经过革命
年代整肃后重放活力的上海，虽与前者格调略有

一些不同，但大都市整体环境却无根本变异。正
是在这种蒙太奇般的历史转换中，我们可以发现

阿三与王琦瑶的现实境遇存在着相似点。她们都
是对都市风潮变化有敏锐嗅觉力的特殊的动物。
或者说她们都是为这座现代都市而降生的上海的

女儿。一本对上海生动描绘的学术著作，就将
《长恨歌》，尤其是《我爱比尔》置于这种情境中。
改革开放后，上海外滩老建筑在几十年的蒙尘后

又焕发出旧有的光彩。汇丰银行、沙逊大厦、海
关大楼的英国新古典风格依然鲜明。日不落帝国
鼎盛时期的英国人，曾用这种新古典主义建筑来

隐喻大不列颠与古希腊、罗马的辉煌兴盛。而仍
然屹立于 80 年代上海的这批建筑，则被上海人挪
用来代表上海在新时代的蓬勃发展与复苏。国际
饭店、大光明电影院、百乐门大舞厅等重放光彩
的装饰艺术风格建筑，也被新时期的上海人视为

重获金钱、财富、权力的可靠保证。这座都市的
人们对财富金钱的想象重在强调: “装饰，构图，
活力，怀旧，乐观，色彩，质地，灯光，暗喻着

激动人心又背离正统，以享受生活为特色。并且
传播了一种新的城市生活方式: 穿着时髦的衣服，

用着梦幻似的家具，住在金光闪闪世界里。”瑐瑨

“西人”在本文中特指改革开放之初重新登
陆中国的外国人。革命时代把他们拒斥在外，开
放时代又把他们接纳其中。那时候外国人在中国
人心目中成为文明高尚且腰缠万贯的象征，嫁给

他们远离贫穷是很多妙龄女郎的坚定心愿。在八
九十年代的北京上海等城市，与西方男青年主动

交往，似乎变成新潮女子的火爆时尚。美国青年
比尔是驻沪领馆的文化官员，汉语名字叫毕和

瑞，英俊潇洒，形象有如希腊雕像。比尔爱中国
文字、中国菜、中国京剧和中国人脸，“他们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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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两个文化使者似的，进行着友邦交流”瑐瑩，阿
三很清楚比尔是帮助自己走向西方的窗口，虽然

两人恋情因比尔的外交官身份无疾而终。
但阿三并不气馁，她马上奔向了另一个目标。

与比尔相处时，阿三以为自己是个画家，内心有

种为吸引比尔而喷发的艺术创造欲。她与比尔的
恋情还属于平等的交往，到马丁这里，阿三的自

信就被摧毁了，因为后者对她作品有过严厉的批

评。马丁略显夸张的文化优越感，终于使这个可
怜恋人降低自家门槛。“阿三想这个法国男孩能使
她重新做人，尽管他摧毁了她对绘画的看法，她

可以不再画画。”瑑瑠然而两人社会地位悬殊，这就使
阿三顿陷绝望。“可阿三却一不做二不休，她抓住
马丁的手，颤抖着声音说: 马丁，带我走，我也

要去你的家乡，因为我爱它，因为我爱你。她有
些语无伦次。”瑑瑡作为读者，我们固然对小说这段残
酷描写心怀不满，不理解作者为何把阿三写得如

此不堪，但却无法阻止这强劲的历史进程。阿三
与西人的关系，实际是近代中国与西方屈辱关系

之缩影; 而改革开放的中国希望急起直追与西方

齐肩，这批女孩子就是最勇敢的探索者。想想阿
三就被裹挟在这个大历史之中，就觉得王安忆这

样描绘有她的道理。两段异国恋情结束后，阿三
被学校开除，堕落为在酒店大堂专候欧美男性猎

物的暗娼。可在普通人看来，她却被划进另一个
貌似高端神秘的圈子。“谁也无法知道她们日常起
居的真实内容，那就是有时候在最豪华的酒店，

吃着空运来的新鲜蚝肉，有时候在偏远的郊区房

子，泡方便面吃，只是因为停电而点着蜡烛。她
们的时装就挂在石灰水粉白的墙上，罩着一方纱

巾。”瑑瑢读到这里，作者的讽刺跃然纸上。如果说阿
三与王琦瑶根本上都是寄生者的话，她们所依附

群体的社会地位却大不相同。在 40 年代的上海，
王琦瑶献身政界大人物李主任，彼时的上海正处

于繁华时段，本国特权阶级的经济地位颇为强

盛。而到 80 年代的上海，经济实力已大不如前。
阿三们交往的西人圈中，虽有比尔和马丁这种中

上层子弟，其实也游动着中下阶层的边缘人物，

甚至是在本国有犯罪记录而来中国博弈冒险的形

形色色人群。换句话说，上海与西方的生活差
距，正是这些西方国家冒险家们可以利用的契

机，当然更能飙升他们浅薄愚蠢的种族优越感。

但这些西人毕竟没有李主任的那种政治经济实

力，无法供给阿三爱丽丝公寓这种奢华的生活。
因此，对西人来说价格便宜的豪华酒店，就变成

了阿三们的爱丽丝公寓，这是一种类似梦境般的

现实生活的幻觉。这位擅长写实的女作家，忽然
玩起了勾勒梦境的写法。对于熟悉王安忆结实细
腻的弄堂实景描写的读者来说，却多少有一点点

错愕的感觉。但 《我爱比尔》不过对弄堂实景作
了场地挪移，重新作了装饰，作家把弄堂道具涂

满神话色彩，让它变成爱丽丝公寓，继而又变成

淮海中路上的涉外豪华酒店，目的就是把阿三装

进去。就像当年把王琦瑶装进爱丽丝公寓做李主
任的金丝鸟一样。王安忆 90 年代的小说 《米
尼》、《长恨歌》、《我爱比尔》中都有一个 “女
子堕落”的主题，而时代转型则是解释这一主题
的根本依据。这就使我对米尼、王琦瑶和阿三与
中外男人关系的观察，得出一个大同小异的结

论。其实中国人和外国人与王琦瑶、阿三们的男
女情爱，都是以上海弄堂为 “生活基地”的。可
贵在于，王安忆利用这个生活基地深刻观察和描

摹了爱丽丝公寓、酒店大堂、艺术家沙龙等上海
的多层社会结构，她对 40—90 年代这座都市的
历史变迁作了相当忠实成熟的记录。
作品的魅力在于它描摹出那些年代特定群体

的生存状态。可我们知道阿三流连忘返的酒店大
堂咖啡厅，既是她寻觅机会的场所，也是她不经

意留给今天人们的历史遗址。因此，酒店大堂咖
啡厅就具有了陈列在历史博物馆中的展品的意味。
阿三眼里的酒店大堂和咖啡座是这样的: “这是幽
暗的一角，从这里望过去，明亮的大堂就像戏剧

开幕前的喧哗的观众席，而这里是舞台。大幕还
未拉开，灯光还未亮起，演出正在酝酿之中。”瑑瑣王
安忆对阿三在咖啡座等待邂逅机会的描写，更具

有讽刺色彩: “惟有阿三是独自一人，但她沉着而
愉快的表情，使人以为立即有人去赴她的约。”瑑瑤另
外一次等待又是如此: “这一回，她的神情更加轻
松，带了股勃勃的生气。她一扫方才的冷漠和悠
闲，脸上浮起亲切可爱的笑容，使人觉着她有着

一些按捺不住的高兴事，她所以坐在这里，就是

为了这高兴事。”瑑瑥接下来，作者又进一步渲染阿三
这个上海外县人无法在本地立足，也无法通过结

识外国客人达到结婚出国目的，而逐渐沉溺于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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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人的性爱来获得一种认同感的命运。“阿三很得
意这样的对话，有着一些特别的意义，接近于创

作的快感。这不是追求真实的，这和真实无关，
倒相反是近似做梦的。当她能够熟练灵活地操纵
英语，使对话越来越精彩的时候，这感觉越发加

强了。这个异国的，与她隔着一层膜的，必须要
留意它的发音和句法的语言，是供她制造梦境的

材料，它使梦境有了实体。”瑑瑦更令人难过的是，
这女孩被学校开除后前途尽失，最终沦为暗娼。
她无法在交往的西人那里，获得王琦瑶曾拥有的

财富，只好栖身于廉租房，使用着简陋家具与垃

圾遍地的厨房的细节描写，真是精彩异常。这就
让万般无奈的阿三，把酒店大堂视为逃离现实的

避风港。“她一逃就逃到酒店的大堂: 外国人，外
国语，灯光，烛光，玻璃器皿，瓶里的玫瑰花，

积起一道帷幕，遮住了她自己。似乎是，有些东
西，比如外国人，越是看不明白，才越是给予人

希望。这是合乎希望的那种朦胧不确定的
特征。”瑑瑧

通过建立王琦瑶、阿三等与上海弄堂档案的
关联，我们开始看清楚王安忆小说中的 “地方性”
即使有一般性的都市特征，也是独一无二的。正
因为它饱含着作家的生活体温，有极其敏锐的观

察视角，也才这么独具风采。它的特色是，作为
社会中间阶层的主要聚集地，“上海弄堂”才是王
安忆最熟悉的地方，是她小说 “地方性”之所在;
在此之外的花园洋房、高级公寓、酒店世界，只
是这最熟悉世界之延伸，是她小说间接的材料和

经验。因此可以说，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王
安忆应该是写 “上海弄堂”的最大的圣手。确切
地说，因为有弄堂做支撑，做底色，当王安忆把

她笔下的人物转移到高级公寓和酒店世界时，也

是游刃有余的，她把弄堂这个微缩胶卷加洗放大

为上海整个大都市世界，并将这个都市世界的多

层社会结构尽收眼底。但必须指出的是，凡事都
有一个核心，有一个隐藏在小说中最深处的 “历
史哲学”。所以无论是王琦瑶的 40 年代上海，还
是阿三的 80 年代上海，上海弄堂及其都市世界都

是金钱财富的转换表达。金钱观念、资本意识、
身体交换原则是它最基本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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